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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洼西

无限接近一座雪峰，是儿时就有的
渴盼。

但当你真正站在一座接天连地的
雪峰面前，才会发现，它的姿态和高度，
都和此刻的你有着遥远的距离。这距
离好像隔着时空，隔着人生，隔着无法
用语言描述的、不只属于人类的情感。
这时你会明白，脚步能到达目光可仰望
的地方，都不叫远方，海拔数字能说明
的，也远不是山的真正高度。

到海螺沟工作之前，我第一次近距
离接触雪山，是在稻城亚丁。那是刚开
春时节，我和好友设嘎、邓珠、土登、志
勇五人相约去亚丁转神山。去前我还
有些犹豫，只觉得自己在山里长大，平
时出差下乡都是和大山打交道，哪还需
费时费神去转山？

土登去过亚丁，他说：去吧，去了你
才会知道啥叫神山。

我说：好吧，看看风景也不错。
过了香格里拉镇，汽车刚转过一个

状若伏虎的小山口，一座高耸的雪峰突
兀的出现了，像一幅巨大的油画悬于天
地间，从积雪的山顶到冷杉掩映的山
脚，无遮无拦，直面人前。后来我才知
道那是亚丁三怙主神山中海拔最高的
仙乃日雪峰。

顷刻间，感动、惊诧、亲切、敬畏交
织的情绪包围了我。这情绪激烈而复
杂，仿佛不是出自内心，而是一直潜藏
在这里的空气中，一经触碰，便瞬时引
爆。要不是碍于人多，我一定会就此长
伏不起，用身体贴着冰冷的地面，用祖
辈惯常的方式，诠释此刻的自己。

从那时开始，雪山于我便有了风景
之上的另一种意义。2008年8月，我调
贡嘎山东坡的海螺沟景区工作，把另一
个阶段的生命和雪山拴在了一起。

贡嘎山是四川最高的山峰，在藏传
佛教神山中排位第 4，海拔 7556 米，而
且，它还在以每年7.8毫米的速度长高。
与主峰水平距离29公里处，是海拔不足
1000米的大渡河谷，相对高差达6000余
米，造就了世界最高的山体，远超珠穆朗
玛峰。用海螺沟景区管理局局长谭智泉
的话来说：如果说珠峰是站在桌上的矮
个子，贡嘎山就是站在地上的高个子。

相对高差加上丰沛的地形雨，使海
螺沟地区拥有了从亚热带到极寒带7个
气候和生物带谱，可谓“一日越四季，半

里不同天”。雪峰下的冰瀑，高逾 2000
米，宽约1400米，是全世界同纬度最大的
冰瀑。而静卧于山谷里的源自贡嘎主峰
的海螺沟1号冰川，是贡嘎山区67条冰
川里规模最大的，长13000余米，冰川舌
直插海拔2900米的原始森林，成就了“世
界上离大城市最近的现代海洋性冰川”。

据原甘孜州副州长胡斌先生考证，
贡嘎山地区的“世界之最”，多达 90 余
条，上述种种，均在其中。

而我在海螺沟第一次觐拜贡嘎神
山，那些“之最”都无从可寻，首先映入
眼帘的，是高远处似乎不愿鹤立鸡群的
雪峰，把身姿藏了一半在云里，另一半
和身旁的子峰连成一片，并无特别。仿
佛为了配合雪峰的刻意低调，山腰泻下
的冰瀑，也把冰雪的波澜，凝固成了一
幅静默的画。填满山谷的冰川河，表面
覆盖着一片黑乎乎的乱石泥沙，若无旁
人指点，绝难想象那万年坚冰就静卧于
沙石之下，用奔腾的姿态，锁住了本属
于它自己的壮烈时空。

我没有初到亚丁时的惊愕与震撼，更
甭说伏地的冲动。听朋友介绍，亚丁三怙
主雪山前，常有游客跪地痛哭，不为别的，
就为眼睛看到的一切。而海螺沟的贡嘎
山前，没有这样的场景。至少我没看见。
游客对海螺沟也有不少差评，尤其天公不
作美的时候，雪山躲进云雾，冰瀑若隐若
现，冰川埋在地下，更是看什么都不得劲，
还道海螺沟的旅游宣传都是假的。好在
有“天然氧吧”之称的游步道和山野林间
的温泉还能弥补一些缺憾。

初来乍到时，我对贡嘎山的失望，
刚过一个月，就被彻底扭转了。那次我
陪朋友进海螺沟，到了索道下站，四周
全是浓浓的雾气。我心想：完了，这次
又什么都看不见了！

由于朋友们多数是第一次来，就此
回头说不过去，只得带着郁闷的心情陪
他们上缆车。缆车运行约十分钟后，居
然像飞机穿过云层般钻出了浓雾。

那一刻，脚下是升腾翻滚的云雾，周
围是温暖流淌的阳光，蓬松蜷曲的云朵散
布在群峰围成的栅栏边沿，让出一大片蓝
天给白得耀眼的贡嘎主峰。抬眼望去，在
群峰和云朵的衬托下，坐佛状的主峰禅意
深沉，安详中透着一股不容揣度的清高。
连着冰瀑的冰川上铺着雪，雪面上零星散
布着许多映着天空的冰川湖。

朋友们争相把手机、相机伸出缆车
小窗拍照，似乎无须构图对焦，只要按

按快门，撞入镜头的都是好景。正当此
时，有人一声惊叫：看啦，佛光！

缆车下的雾气上，阳光折射出一个
红黄相间的绰约的光圈，而我们乘坐的
缆箱的影子，就在光圈正中。这“佛光”
圈住的缆箱之影，伴着我们一同上行，
直至没有云雾的高处。

我又被第一次看见仙乃日神山时
的那种感觉紧紧裹住，不由冒出来一
句：真想哭。

旁边一位朋友搭话：我已经哭了！
出于职业本能，我的同事，此行的

导游开始了她的工作：你们真是有佛缘
之人呢，贡嘎神山把所有的美都展现给
你们了，连我都是第一次看那么全呢！

我不知道她说的是真是假，但我知
道如果天气不好，她还有另一套说辞安
慰客人。

一位女作家在第二次到海螺沟之
后，发了这么一条微信：面对神奇的大
自然，如果第一次你哭了，第二次继续
哭吧。否则脸皮就厚了。

我猜她也算导游所讲的有佛缘之人，
因为两次来，贡嘎山都给了她哭的理由。

她的另一条微信是关于海螺沟冰川
的：海拔最低的冰川，沧桑，冷酷，泥沙俱
下，石头的面貌……另一种帅气，另一种
温柔。冰的心，你爱它，它就晶莹剔透。

敏锐的感知，让她结识了真正的海
螺沟冰川。其实在堆积的泥沙之下，冰
川体洁如玉，厚度从几米到几十米再到
一两百米不等。如果敢于涉险下到冰
川上，在冰川运动拱起的冰塔和冰川暗
河冲出的冰窟前，你就会看见冰川穿越
时空、见证洪荒的“另一种帅气，另一种
温柔”。海螺沟冰川的心，不管你爱不
爱，都晶莹剔透。

由于以贡嘎山为主峰的横断山脉
阻断了从东南方向西进的暖湿气流，在
东坡的海螺沟区域形成了特殊的小气
候，贡嘎山主峰的天气，常常以雨雾为
主，严格意义上的晴天，一年不超过65
天。这也是海螺沟旅游的美中不足。

源于此，海螺沟景区一帮人一直在
寻找一个更高的观景点，试图穿透阴霾
云层，给游客带来更多的晴天，让他们有
机会从云上观赏贡嘎山以及周边的奇幻
景致。近几年，景区管理局局长谭智泉
两次带队考察，最后确定在贡嘎主峰正
对面鹏程山上约4300米高的地方，再建
一个观景台，当然，前提是架设一条长4
千余米的高空索道。遗憾的是，这两次

带着探险性质的考察，我都因事没能参
加。他们拍回来的资料里，高耸于连绵
云海中的浴着朝阳的主峰，让我感触良
多——山一直就在那里，你在云下时，他
在云间，你到云上时，他在天边。

两次历时数天的考察都遇到大雪，
中途撤回不少身体较差的人，谭局长都
坚持到了最后。第一次考察，一位当地
马夫因促发疾病命断高山。第二次，谭
局长高山反应昏迷，差点没醒过来。好
在随队带着西洋参、肌酐、氧气等急救
药物，让同事们给抢救了过来。

后来听他讲那次经历，仍让人心有
余悸：耳边有同事在不停呼唤，声音像
来自遥远的地方，想回应却无力张嘴，
好像身体都不是自己的了。朦朦胧胧
意识到：死神来了！后来被灌了药以
后，那声音才慢慢变得清晰，张嘴答应
那一刻，一下感觉到了身体的沉重与酸
麻。这才确定自己死不了了！

他还说：从鹏程山看那些以前从没见
过的大美风景，深深体会到了人类的卑微
与渺小。那一刻，心底还真不惧怕死亡。
如果必须死，作为海螺沟“沟长”，死在云
层上的贡嘎山前，不失为一件快事。

架设索道的前期工作需国家林业
部和建设部审批，道路虽然漫长而艰
难，但在各方支持下，还是在一步步向
前推进。今年5月法国和德国的索道专
家受邀前来实地勘查，我主动申请带队
上去。恰逢《贡嘎山》杂志的美女编辑
拥措也正催我完成一篇关于海螺沟的
文字，我想如从鹏程山下来后动笔，一
定可以写得更好。但因之前半个月连
降大雪，山道被积雪所封，未能成行，勘
察工作不得不延后。遗憾之余，我暗自
许了个愿：在索道架设好、大量游人上
去之前，一定要用双腿走上去觐拜云上
的贡嘎。如果能哭一场，排解排解心中
平日积聚的郁气，那是最好不过。

我的好友，记者唐闯曾这样评价康
巴人：一群有少年情怀的人。尽管这个
评价包含的不只是褒扬，但我却十分认
同，并由此联想到贡嘎山和海螺沟。我
觉得，它们也和康巴人有着相通的情怀。

从正能量的角度，少年情怀的关键
词应该是：生长、健康、单纯、向善、直
率、俊美、洒脱等等。此时此刻，我想再
加两个词，不管是否与前面那些词词性
相容，我都一定要加上。这两个词就是

“云上”和“冰心”，不为别的，只为我所
爱的贡嘎山和海螺沟。

云上贡嘎，冰心海螺
生活

SHENGHUOZAIKANGDI

在康定

■潘敏

康定的冬天呼啦啦地就来了，八
月份的蝉鸣、九月份的墨绿、十月份的
红黄，这些热闹的色彩和喧嚣，真不知
道跑哪儿去了，仿佛在一夜之间被吸
走了一样。远处的天，是灰蓝色的，只
有东边，云层深处的那一片过分闪亮，
是因为太阳被深深隐藏在后面。远处
的山，是青色的，没有了植被的覆盖，
露出一个一个骨感的脊梁；近处，还有
那些满目的空枝丫，有稀稀拉拉的焦
黄叶子还顽强不息的立在上面。远处
的窗外，偶尔会有无比耀眼的光芒，那
是阳光空洞的照在这片土地上，空气
中会有些雪片晶莹剔透，闪闪烁烁，还
没来得及累积，就凭空消失。

这样的天气，似乎正在酝酿一场
大雪。我们都在巴巴的等……空气
干燥而又刺激，大人小孩都坐不住
了，走到哪儿都听得到“夸夸夸”的咳
嗽声。每天走到街上的时候，像裸着
两条腿似的，走在风里。每一个毛孔
在出门的那一瞬间就感觉到了这个
冬天深深的寒意，向下收紧，埋起
来。耳朵仿佛随时有被冻掉的危险，
这个时候，真想像熊似的找个深山老
林躲起来冬眠。

一回家，我们就打开电炉取暖，
电炉的威力不大，只有方圆二十厘米
以内的距离才感觉得到它的温度，我
们每人占据一个地盘，熊着腰缩成一
团抱在上面烤，几乎寸步不离。烤火
的感觉真舒服啊，暖暖的，绵绵的，一
股一股睡意交错在火炉边的空气里，
真想就这样一动不动的永远待着。

但是，在酽酽的冬季早晨，我们还
是得准备出门了。我先将自己裹得严
严实实，再将一再抗议的牛宝（我的女
儿）也裹得密不透风，我们像两只长了
贼溜溜眼睛的皮球一样，艰难地从门
口一只一只挤出去。牛宝走到院子
里，拨拉下我给她围在嘴上的围巾，仰
着脑袋，看到了天空中稀稀拉拉的小
雪片，肉嘟嘟的小嘴里很快就“哇”了
出来，伴随着无比的惊喜。“真正的冬
天来了哦”，她兀自地点着头，语气听
起来老道又中肯，很像我妈平常的口
气，像是在对一个从来不知道冬天的
人，慎重的强调冬天来了这件事。

我们在出门的那一刻，瞬间就远
离了温暖柔软的好时光，僵硬地扎进
坚硬冰冷的空气里，针芒似的东西，
很快开始与身体每一寸裸露在外的
皮肤产生硬碰硬的较量。

在有小雪花飘着的早上，一路上
都会伴随着牛宝的各种开心和好奇，
即使只有星星点点的雪花。一会儿

“雪掉到我眼睛头了，杂个办？”一会
儿，“好想吃一口雪哦”，一会儿“你看，
这儿的雪都堆成这样了”。我瞄过去
一看，只是路边的细缝有恰好有一小
撮雪还没来得及化。在她的眼里，如
此众多的雪已经足够让她觉得密密麻
麻了，似乎都可以堆出一个雪人儿，或
者打一场雪仗。

康定的每一个冬天，都是这样，来
得猛烈又迅速，容不得有半点过渡。
似乎昨天都还能看到满大街白花花的
大腿，今天就都裹上了厚厚的秋裤，然
后天气开始越来越冷，越来越冷。冬
至都还没有到，一九二九都还没有开
始数，寒天岁月也还没有正式拉开序
幕，街上就开始有铜油凌了，看上去冻
得那么坚挺光亮，躺在冰窟窿似的康
定里，永远都没有化掉的意思。然后
就这样，康定毫无预警地进入了漫无
边际的冬季。

在这个寒冷的世界里，几乎每一
个角落，都充斥着最为顽强的小孩子
们。在偶尔没有大人的空间，他们几
乎都很自由散漫，没戴口罩、没戴手
套、也没有戴着围巾，只是穿得棉膨膨
得，流着黄黄的鼻涕，小脸蛋冻得红红
得像快要流出血来的样子，但仍旧忘
我的玩耍。虽然这会他们都被关在了
学校，但总有那么一两个漏网之鱼，在
这样寒冷的天气里，出没在街道上。

我穿过新市后街，远远地就看到
了一个走在街沿边的小姑娘，齐耳短
发却不服贴的到处吱拉着，模样可
爱。她在走，还在说，自己跟自己，很
高兴的样子。她的整个世界都在她
的光溜溜的手上，那有一支小小的棒
棒糖。她看到了我，在瞅她或是她手
上的糖。我跟她擦身而过，她瞄了我
一眼，迅速而不屑的。那个小小的身
体充满了警觉，隐形的小钢针从身体
上悉悉簌簌树了起来。在到达安全
距离后，那些想要保护自己的刺，融
化成温和的毛皮，轻轻落在她灵巧的
小身体上，她像小猫一样轻盈离去。

还有老人们，他们在过过去的日
子的时候，早已学会了从容不迫的去面
对剩下的日子。他们起床，喝过热热的
茶，拿着一张硬纸壳出门。然后就顺着
太阳的踪迹，一路撵过去，阳光就像他
们最亲爱的羊皮褂褂一样，覆盖在身
上，从日出一直到日落，这时他们才支

撑着站起来，顺手捡起在屁股下待了一
整天的硬纸壳，跟同伴们道别。

有的老人，只能守着垃圾桶旁边
的太阳，他们左右顾盼，一整天都在
垃圾里流连忘返，赤手拨拉着那些被
别人视为废物的垃圾，他们将它们挨
个儿捡出、分类，塑料瓶、易拉罐、废
纸，一件一件被他们视为宝贝似的，
堆放得整整齐齐，整理得干干净净。
通常这些老人们都是形单影只的，因
为竞争激烈，对手强大，他们每天都
只有坚守好自己的阵地。老人的外
衣已经很破了，腰间系着一根细绳，
以此来拉拢没有纽扣的外衣。他拖
着比昨天更加衰老的身体站在瑟瑟
寒风中，撕手上的布条，想要捆住装
好废品的垃圾口袋，神情那么专注。
虽然这样卑微的生活着，青春也已经
不在了，但还是可以坦荡荡。老人什
么也没有，只有那个逐渐老去的身
体，陪着自己，未来的时光，也不知道
还能剩下多少。老人守在这里，等候
漫漫的冬季慢慢地过去。

有一段岁月里，康定城的冬天依
旧那么寒冷、肃飒。那些矮塌塌的木
板房子，一幢挨着一幢，由近处的平
地一直延续到一些高高的山坡上。
房顶上的瓦片层层叠叠。化雪的日
子，雪水牵着线，沿着瓦片的纹路滴
滴嗒嗒。第一场雪还没有化完，寂静
的夜空，又召唤来了第二场雪。那样
深邃的漆黑，看不到一颗星星，浓重
而稠密，天空像胀满了种子的果实一
样，突然就炸裂开来，雪花开始漫天
飞舞，它早已不受母体的控制，不顾
一切都纷纷坠向这个寒冷的世界。

晨起后，窗外的天空与大地已经
连成一片，白茫茫。世界本该这样不
着一丝痕迹。低低的屋檐仿佛被一尺
厚的雪又压垮了一截，长长短短的结
满了冰柱，这样一个晶莹雪白的世
界。不一会儿，自行车、驾驾车、三轮
车，开始顺着小巷子、大马路络绎不
绝，雪被踏得实实地躺在地上，动弹不
得。到了中午的光阴，气温上升了，这
些被践踏了的白雪便与泥土翻滚在一
起，除了少数铺着水泥的地面，都显得
泥泞污浊不堪。

没有秩序的交通道路，人走在上
面，牛啊马啊的，也昂首阔步的走在
上面，似乎比人还更加闲庭信步。山
上的干草，已经被深深的埋在了雪下
面，牲口们没有可以吃的了，于是拉
帮结派的到城里来。城里至少还有
垃圾可以捡来吃。动物们浩浩荡荡
地就过来了，混迹在垃圾堆上，埋头
苦干，虽然那些纸箱的口感确实不怎
么的，但总比饿肚子强吧。吃饱喝足
了，马匹们集体撤退，心情好得摞着
蹄子满大街乱跑。只是街道太拥挤
了，惹得路边的行人纷纷驻足停让。

街口的肉市，热火朝天，肉贩子
们刚熟稔地剥完了牛皮。孱皮、排
骨、腿子肉分门别类，摆成了一排，一
个个鲜活的身体就这样被肢解，被肉
贩子们啪啪地拍着，招揽顾客。这些
身体的部分，新鲜得如同刚出炉的包
子一样，热气腾腾。割下来的牛脑壳
被甩在了一边，睁着两只长着长睫毛
的大眼睛，跟生前一样柔顺乖巧，但
舌头却一直露在外面。还有一些被
拴在街头的待宰山羊，惊恐地张着大
眼睛，“咩”啊“咩”啊地挤作一团，一
路上都屎尿淋漓不断。在这群山羊
里，混迹着一头牦牛，体形庞大呆滞，
站在雪地里一动不动，眼里饱含着似
有似无的泪水。它好像看到了一切，
屠夫手里闪着光的刀，同伴粗粗的喘
息，还有身体重重的倒在地上发出的
闷响，但是它被拴在这里，对什么也
无能为力。那些粗壮的血管里汩汩
冒出的血液，最终流向了哪里呢，春
天到来的时候，冰雪融化，一切仿佛
又回到了最初美好的样子。

康定这座城市也越来越像一座城
市了，到处都高楼大厦，挺拔林立。那
些五颜六色的建筑，看起来是那么的
金碧辉煌，我误闯入一间房子，推开大
门，温暖的空气将我包围起来，转身就
将寒冷关在了门外。窗外有小鸟正在
偷食防护栏上的香肠，这些小小的动
物们，似乎不会轻易入侵到我们的世
界来，每次路过天主教堂，都能看到一
棵大树，但只听得喳喳喳闹成一片，就
是看不见一只鸟儿。不知道我们曾经
对他们做了什么，他们才小心翼翼地
生活在我们的周围。

至此，我再也没有在城里见到过
像牛马那样大体型的动物了。它们
仿佛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一样，抑或
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它们穿城而过
的壮观场面永远都停留在了我们逝
去的童年里。偶尔在院子里晒完衣
服，拿着空盆子准备回家的时候，隐
约听得叮叮当当马铃声，是后山的那
个步行道，这样寒冷的天气早已鲜有
人至了。我探出脑袋时，只看到了一
个小小的天。我躺在静静的夜里，再
也听不到折多河水流向远方的声音。

在康定的冬天里

■余敬才

清明节，是一个思念亲人的日
子。生活，抹不掉记忆，岁月，不能
让人忘记逝去的亲人。

我深深怀念我的哥哥！如父
般的兄长。哥哥年长我近两岁，哥
哥离开我们已经有14年了。14年
前的那个冬天，我正在家里做晚饭
时接到了我嫂子的电话，告诉我哥
哥因病去世了，我一听到这个消息
时，仿佛被雷击了似的，大脑一片
空白，任凭眼泪流满脸颊。第二天
一早乘上去哥哥居住地的车时，我
的情绪才慢慢平静下来。

小时候，我们居住在这个四
面环山的高原小城里，居住在这
里的人们家家都是靠烧柴薪来做
饭和取暖。那时候家里很穷，在
8—9岁时就要跟比我们大的孩子
们一起去山上砍柴，记得有一次
我和哥哥一起去山上砍柴，我在
砍柴时一不小心砍到了自己的手
上，伤口很深，鲜血直冒，我是又
痛又吓的哇哇大哭了起来，这时
哥哥来到我身边，捏着我手腕看
了看伤口，对我说：哭啥子哦，这
点点伤算啥子嘛，不要紧，他边说
边叫我自己对着伤口冲撒了一泡
尿，接着他又把我们衣服的兜翻
出来在兜底的线缝里抓一些布绒
绒放在伤口上，随即用一根布条
把我的伤口包扎了起来，包好后
他对我说，没事了，不痛了吧？说
来也怪，先痛得钻心的伤口经他
这么一处理我还真不觉得有好痛
了！那时候，我们经常半夜2-3点
钟起床，踩着月光出发到 10 公里
外的山上去捡菌子，趁着星光拉
着架架车到 20 公里外去砍柴，冬
天在雪花飞舞中就着山上冰冷的
泉水吃那已经冻成冰的冷饭团，
春秋天在灿烂阳光下采摘那黄的
红的酸的甜的大的小的各种各样
的野生果实，毫不客气的领略品

尝大自然对高原的特殊恩赐，围
着熊熊的大火烤着湿透的衣服，
在那缺吃少穿的年代，我们过得
是那么的快乐！在艰苦贫穷的日
子里，我们是那样的乐观、那样的
朝气蓬勃！最难忘的是有一次我
看着别人一辆崭新的永久牌自行
车不眨眼时，哥哥对我说的一句话

“想要吗？想要，就发狠挣钱自己
买啊！”这句话我一直没忘，因为哥
哥的这句话，让我从小就明白了一
个道理，那就是要想得到，就必须
要付出，懂得了人不劳动就没有收
获，不付出就没有回报。哥哥平时
里是一个话很少的人，但他说过的
话却总是给我启迪和警示。

我的儿童时代和少年时代是
和哥哥形影不离的一起长大的，就
在这些平常生活里的点点滴滴对
我的影响极其深刻，让我受益匪
浅。就这样，我在哥哥的熏陶和庇
护下度过了我的童年和少年时
代。记得是我 14 岁的那年，哥哥
随我姐姐去了西藏拉萨，这是我们
第一次分开，我像丢了魂一样，做
什么事情都做不好，经常出差错，
那段时间没少挨我妈妈的骂，至少
是过了几个多月的时间我才慢慢
习惯了下来。

后来我们都长大参加了工作，
哥哥一直在西藏工作，每年有一个
月的休假，那是我们几兄弟最快乐
的日子。那年母亲被自行车碰撞
导致小腿骨折，哥哥知道后，立即
从千里之外赶到家中，毫无怨言地
照顾了母亲 6 个月。哥哥就是这
样的一个人，对老人那是只有一
个”孝“字，无论什么条件怎么辛苦
怎么委屈他都从来没有一个不
字。对老人的尽孝，对子女的尽
责，我的哥哥真是给我们树立了一
个孝敬父母，对家庭极其负责，对
生活积极乐观的好榜样。

我至亲至爱的哥哥，愿你在天
国一切安好。

怀念我的哥哥

记者
JIZHEBIHUI

笔汇

寒灯
HANDENGJIUSHI

旧事

康巴
KANGBASHIHUI

诗汇

■汤云明

跟着南征的蜀汉大军来到国都
繁华的大都市 满街的商旅贩夫
我愿意安心地做一个天府工匠
在岷江 沱江边上建个小家
远离天下纷争 是非曲直

读着唐诗宋词的精彩来到成都
穿越在千百年前的街巷 庭院
才与杜甫 李白 王勃 岑参对饮

又见柳永 满心欢喜 从青楼出来
这些天 逃亡的官兵还透露出消息
大唐玄宗正奔赴在难于上青天的蜀道

闻着麻婆豆腐的香味来到成都
在这个国家中心城市 最幸福城市
文化名城 蜀中江南 大熊猫老家
我没有急着去徒步山水 欣赏人文古迹
倒是蓉城美女 美食 美景 美事
已经让我清口水翻涌 双眼迷茫
怎么也挪不开 脚步

我打成都走过

春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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